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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汉语方言山咸摄鼻韵尾脱落的地理分布与类 

型特征

李华斌

(黔南民族师范学院文传学院，贵州都匀558000)

摘要：贵川汉语方言山咸摄阳声韵字鼻韵尾的脱落有自主的黔川滇交界地方言型、半自主的黔南方言型和母语 

特征负迁移的苗人话型。凭借鼻韵尾脱落的地理分布和类型特征，可推测贵川汉语方言形成时期的状态。在建省 

的元代，贵川的地域分属四川行省、湖 省 ，“湖 ” ，“川” 扩。“湖 ”

先进入黔东南川侗苗混杂的东部地区，再进入与黔东南川以苗族为主的西部地区，然后进入布依、苗、水族为主等 

的黔南地区。在黔中、黔北、 、 北等地，“湖 ”遭遇“川音”，由于操“川音”的汉族人口 ，“湖广音”

被“川音”覆盖，仅在语言底层中，残存着 的个别字。而黔东南川的东部苗侗地区与湘 ，不断受湘

西南汉语方言的影响，弱化的鼻尾又增强，离湘西南较远的黔南及周围地区还保持着“湖广音”入黔时的状态，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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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graphical Distripuhon and Type Characteristics of Shan and Xian： 
Nasal Coda Losing in Guizhou Chinese Dialeh

LI Hua-bin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Media, Qiannan Norm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bes, Duyun 558000, China) 

Abstrachln Guizhou dialects, there are three types of nasal coda losing. The first type o the borderland dialect in which 
nasal coda autonomously loses itself among the boundam of Guizhou province, Sichuan province and Yunnan province ； the 

second is the Qiannan dialect with the state of semi - autonomously losing nasal coda； the third is the Laba Hmong' s type 
which is created by the negative transferring in native language. Based on the geographical disOidution and type characteris­
tics of the nasal coda losing, the state of the formation of the Guizhou dialects can be inferred. In the Yuan Dynasty, 
Guizhou' s region was under the jurisdiction of Sichuan province and Huguang province. Hunan dialect was permeated from 

east to west, and Sichuan dialect expanded from west to east. Hunan dialect first entered the eastern region of Qiandong- 

nan, then entered the western region of Qiandongnan, and then entered the Qiannan region. In the central, northern,

southwestern and northeastern parts of Guizhou, the Hunan dialect was confronted with the Sichuan dialect. Hunan dialect 
is covered by the Sichuan dialect. In the eastern part of Qiandongnan, because it is connected with the southwest part of 

Hunan, and is constantly influenced by Southwest Hunan dialect, the weakened or losing nose coda is enhanced or re­
stored. The Qiannan region, being far away from the southwest of Hunan, also maintained the original state of Hunan dia- 

eecton Guoahou, and becameadoaeectoseand.

Key words: geooephicai disOidution and type characteristics ； Shan and Xian ' s nasal coda losing ； Southwest 
mandaeon； Guoahou

汉藏语言鼻韵尾的演变规律是由繁到简，由鼻化到逐渐消失。汉语鼻韵尾的脱落导致音系中 

的韵类、音节 化。 鼻尾的 明显的有吴语、徽等⑴。南 鼻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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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的保持不如赣语、粤语、客家话稳固，脱落不如吴语、徽语明显。从西南官话的地理分布上看,鄂、 

黔的鼻韵尾相对稳固，而滇、川的鼻韵尾脱落明显。贵州汉语方言普遍存在鼻韵尾的混同现象，如 

深、曾、梗摄混入臻摄，咸、摄混入山摄，宕、江摄混同，而鼻韵尾的弱化脱落基本发生在山咸摄阳声 

韵的字上。发生弱化脱落的区域互不相连,弱化脱落的类型特征也各不相同。鼻韵尾弱化脱落的 

地理分布和类型特征是考察贵州汉语方言形成、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一、弱化脱落的地理分布

山咸摄阳声韵字的鼻韵尾大面积的弱化脱落见于黔南片及周围地区（包括“过渡区”、余庆、台 

江、贵阳中南区等）、黔川滇交界处、喇叭苗人话等。个别字如“黏”的鼻韵尾丢失分布较广，不仅包 

括黔南片、黔东南，甚至包括川黔片的大部分地区。具体见表1、表2 +

（一）大面积弱化脱落的地理分布

1. 南 及 地区

主要分布在黔南片及周围地区，这是各家（李蓝、涂光禄、刘光亚等）独立“黔南片”的语音标准 

之一 +这些区域分布着黔南方言、黔东南方言和川黔方言,涵盖了贵州方言的各种形态。它以黔南 

方言的都平片、凯麻片为核心，向外辐射,延伸至“过渡区”，以及与黔北与黔中相连的地区。

（1）黔南方言区

包括都平片（都匀、独山、平塘、三都、丹寨）、荔波片（荔波）、凯麻片（凯里、麻江、雷山）。中心 

地区,山咸摄鼻韵尾全脱落,未见鼻化元音。边缘地区,鼻韵尾基本脱落,主元音鼻化;少数不脱落+ 

雷山县的达地乡、永乐镇紧邻榕江，达地乡口语中的咸山两摄阳声韵字仍读开韵尾，鼻化现象十分 

明显，永乐镇的口语中已基本变为前鼻音韵尾，与榕江话十分相似[2]41 +咸山两摄阳声韵字，都平 

小片读为开韵尾，广西北部许多地方（环江、南丹、天峨）读为鼻化韵,荔波适处其间，读为较轻的鼻 

化韵,带有明显的过渡性质[3]108 +具 见表1、见表2 +

表1黔南片咸摄鼻韵尾的脱落①

开一 开二 开 合三 开四

贪 站 黏 凡 甜

（郊） thjig t#ia/ Uw nita fjig thi2
寨（ ） h

1 ( t#ia/ Uw nita fjig h 2
（中营巷） htia tsa nita f ia/fa h 2
山（ ） Ua tsa nta fa h 2
塘（平湖） h1 i tsa nta fa h 2

凯里（城区） Id 2 ts2 nta f2 h 2
麻江（ ） Id 2 ts2 nta f2 h 2
=( ) Uw tsw nta fw h 2
荔（ ） 1h me n$ fa ht le

① 料 涂光禄《 》（《贵州省志• 》第80 - 101页）、艳《贵州 》（《黔南民族师范学院

学报》2012年第6期,6-13页儿丹寨 料 蓝《贵州丹寨 》（《 》1994年第1期,20 -30页）、贵 《丹寨

言》（《 南 》第64 -80页），麻江 料 贵生《丹寨 》（《 南 》第40-41页）和罗义祥、 《贵州麻

江 》（《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016年第3期,79 -89页）， 料 《黔南G化 G化 及其形成机

制》（《 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第5期,25 -30页），山 料 曾兰燕《独山 研究》（世 书出

2016年），塘 料 《贵州平塘 的同音字汇》（《贵州民族大学学报》2017年第4期,1-17页），凯 料来自

王贵生《丹寨方言》（《 南 》第31-46页），荔 料 涂光禄《荔 的 特点》（《贵州省志• 》第106 -
107页）+另，“/”前为 ，后为 ；由 调与 不大，国 标上的声调 省略+

2019年第4期（总第219期）I



______________ Journal of 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 ( Social Science)

表2黔南片山摄鼻韵尾的脱落

开一 （见、帮） 开二（帮、庄） 二 
口 一- 开 厶二n —、 开四 四

蛋 官 般 班 山 关 展 穿 田 悬

都匀 yig ku$ pu$ pjoa/pw #ia/ sw kuw t#iy/Ow t#hy9^Ohuw Oic #y$
寨 Oa ky$ py$/ p$ pjoa/pw #ia/ sw kya t#iy/Ow h ht# y$ uas h s #y$

三都 O ku$ p$ pa sa ku$ tsa h u$ h s #ye
山 O ku$ p$ pa sa ku$ tsa h u$ h s #ye
塘 O ku$ p$ pa sa ku$ tsa h u$ h s #ye

凯里 O kus ps ps ss kus tss h us h s #ye
麻江 O kus ps ps ss kus tss h us h s #ye

山 to kuw pw pw sw kuw tsw h u h s #ye
荔 to ku$ p px sx ku$ tsx .h -u$ h -t $ #ye

（2）黔南方言的过渡区

从施秉到罗甸，一条带状走廊的语音情况比较特殊，分别有与川黔片、黔南片、黔东南片相同的 

语言特点，《贵州省志•方言志》[3]4把它单列，不归入上述任何一片,称为“过渡区”。“过渡区”包 

括贵定、龙里、福泉、惠水、长顺、罗甸、黄平、施秉。“过渡区”中，山咸摄鼻韵尾全丢失或绝大部分 

丢失，有的元音鼻化或轻微鼻化[3]112 +贵定、龙里、福泉、荔波等地多把咸山摄阳声韵字读成鼻化 

韵⑷。贵定的a、ua、yv,龙里的w、uw,韵腹有时鼻化[3]113;黄平、施秉仅三四等字（反凡等字除外）, 

今读细音时,舌尖鼻韵尾消失,其他都保留[5] +具体见表3、表4 +

113表3过渡区咸摄鼻韵尾的脱落！

开 开二 开 合三 开四

贪 站 黏 凡 甜

罗甸（边阳） th w tsw nos fw th o
惠水（ ） ths tss/ oa noa fs th o
长顺（ ） ths tss/ oa noa fs th o
福泉（龙昌） th w tsw noa fw th o
贵定（ ） tDa/'a tsa/ tsay noa/no/ fa/f/ th o
龙 ( ) th w/ / w tsw/tsw" noa/no/ fo/fw th o

（旧州） th w/ O an tsw/tsan lie fw/fan th o
施（ ） th f O an tsa/tsan lie fa/fan th o

表4过渡区山摄鼻韵尾的脱落

开 （见、帮） 开二（帮、庄） 厶_1=1 —' 开 厶二n —、 开四 四

悬 蛋 班 山 关 展 穿 田

罗甸 tw kus pw/pw" pw/pw" sw kus tss h u Oiv #m
惠 ts kuw ps ps ss kus tss tsDw/ ODus h s #m/ #ye
长顺 ts kuw ps ps ss kus tss h u ht le #m
福泉 tw/t"w kuw/ku"w pw/pw" pw/pw" sw/sw" kuw/ku"w tsw/ts"w h u ht le #ye
贵定 tho/O/ kua/ku/ p$/ p$ pa/p/ sa/s/ kua/ku/ tsa/ts/ ODua/ODu/ ht le #ye/ #yy
龙 tw/t"w kuw/kuw" p$/ p$ pw/p"w sw/s"w kuw/kuw" tsw/ts"w ODuw/ ODu" ht le #m
黄平 tw/tan kua/kuan pw/pan pw/pan sw/san kua/kuan tsw/ Oan tshuw/ tshuan tho #ye
施 tan /tan kuw/kuan pa/pan pa/pan sa/san kuw/kuan tsa/tsan tsh ua/tsh uan tho #ye

①罗甸、福泉 料 作者未刊稿《罗甸 》《福泉 的同音字汇》，龙 料来自涂光禄《 区 》

（（贵州省志• 》第112-115页）， 料 贵生《 》（《 南 》第50 -63页），施 料来自蒋

希文《黔东南 》（《方言》1990年第3期,161-1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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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黔中片中的贵阳中、南区

贵阳话属川黔方言的黔中小片⑷。贵阳处在川黔、黔南方言的交界地带，它的过渡性质十分 

明显。贵阳的北区（老城区、黔灵、朝阳、中曹、久安、麦坪、金华、朱昌、野鸭、艳山红、沙文、新场、羊 

昌等，以及水田、新添寨等的北部）是传统的川黔方言区，它的a、uan、i2n保存十分完整，如“寒、 

环、盐”老城区读xan、xuan、i2n。贵阳的中区（潮湖、石板、花溪、孟关、小碧、永乐堡、乌当、下坝、新 

堡、百宜等，以及水田、新添寨的南部，青岩、黔陶、党武、燕楼等的北部）是南北语音过渡区,an、uan、 

isn的鼻韵尾依次脱落，主元音鼻化，如“寒、环、盐”乌当、永乐堡ae、aW、2。贵阳的南区（高坡、马 

林等，以及青岩、黔陶、党武、燕楼等的南部）是惠水次方言区,an、uan、i2n的鼻韵尾完全脱落，脱落 

后的韵腹有鼻化但较少，如“寒、环、盐”党武（南部）xw、aW、i2

（4） 黔北片中的余庆

余庆 中的黔北小片[3]35 +余庆地处遵义、铜仁、黔南、黔东南四地州市接合

部，东邻石阡、凤冈，南接、施秉，西界瓮安、湄潭。中古山咸摄阳声韵字，余庆话的韵母是w、 

ie、uw、ye,丢失了鼻韵尾卩"5 +见表5。

表5余庆山摄鼻韵尾的脱落

南 看 天 见 端 关 权

nw khw Uio tuw kuw mhye
边 田 盐 捐 元 选

pie th te t mye yO #ye
114

（5）黔东南方言中的台江

台江是黔东南方言中的剑台小片代表方言点[7]+台江西邻凯里、雷山,北接黄平、施秉，东、南 

界施秉，苗族人口占98%以上，素有“天下苗族第一县”的称呼+台拱镇是县治所在地，中古咸山摄 

阳声韵字的鼻韵尾，镇中的汉族话脱落，主元音鼻化，例如，“陕染扇甘慢闪办”的韵母为“ w”，“减 

险严甜眼奸钱天”的韵母“O”，“关惯弯晚栓官宽”的韵母为“uw”，“权全选卷圆劝”为“yw”[8] +

2. 黔北片的赤水、习水、仁怀和黔中片的金沙

、习水、仁怀属遵义管辖，方言类型被归入黔北片+金沙为毕节管辖，方言类型属黔中 

片[7]+这四县市处在贵州省的边缘地带，前后相连，为一条语言走廊,表现为山咸摄阳声韵字的鼻 

韵尾丢失,主要元音鼻化。赤水白云乡的“胆三”韵母为“ 2”，“间减连廉”的韵母“i2”，“短酸官船” 

的韵母为“u2”，“权圆绢劝”为“y2”⑼。习水同民镇的“南男”韵母为“2”，“天年”的韵母“i2”，“官 

酸”的韵母为“ u 2”，“拳圈”为“ y2”①。仁怀中枢镇的“单山搬反贪站凡”韵母为“ 2”，“闲篇片监险 

谦”的韵母“i2”，“幻穿”的 为“u2”，“全悬”为“y2”②[10]o金沙城关镇的“办安咸”韵母为 

“ w”，“扁年间烟”的韵母“O”，“短官万删”的韵母为“ uw”，“权弦圆沿”为“ yw”-11〕。

3. 喇叭等苗人话

喇叭人是熟苗，人口十数万，主要分布在黔西南州晴隆县的鲁打、中云、长流、花贡、新民、纳屯、 

河塘乡，普安县的石古、丫口、龙吟、毛坪乡，六盘水市六枝特区的郎岱乡等300km2的区域+该区 

域是多民族杂居地，有汉、苗、布依、彝、 、回等族，以说西南官话（喇叭人称白话）的汉族为多。

① 习水同民镇的调查人是黄淑君，女，,1989年生，高中文化。

② 潘燕的记 鼻化， ，现主元 鼻化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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喇叭人早已不会母语一苗语，自称他们正在使用的语言为“喇叭话”。喇叭话内部较一致，能互 

相通话，但有新、老派口音差异。 主要分布在鲁打、长流、石古、丫 口等乡，新派分布在龙吟、中

营、新民、花贡等乡+与天柱酸汤苗①不同的是,他们老派语音（鲁打）中的部分山摄字和绝大多数 

咸摄字的鼻韵尾脱落②，主元音鼻化。“团断关干盘伴”的韵母为“ 6”，“含探男闲担蓝暂敢站斩咸 

粘陕办叛潭”的韵母为“ w”，“严全点廉渐验险厌谦店”为“ iw”，“还饭碗烦凡帆范万”的韵母为 

“ uw”-12〕。

还在使用母语的苗族，在二语习得时，易把母语特征转移到目标语中。例如，台江的苗寨内部 

交流用苗语,苗语为区域优势语言，对外交流转用汉语,汉语为亚区域优势语，“男” 1/ “算” su a “全” 

&审等山咸摄字在目标语-汉语中脱落了鼻尾[13] +

（二）个别字弱化脱落的地理分布

山咸摄的个别字如“黏”的鼻韵尾脱落与上述方言点相比，分布更广。它以黔南片、黔东南片 

的西部为中心，向外扩展川黔片的大部分地区。扩展的地区有黔南州的瓮安、贵阳的东区、黔东北、 

黔西南、黔北及天柱的酸汤话。一般把“黏得很”的“黏（粘义）”说为阳平的nia或/。等，或“胶水” 

说为阴平的nmnm或lialia等。

“黏”的鼻韵尾不脱落、主元音不鼻化的地区主要是贵阳的西区、安顺、毕节（金沙除外）、六 

盘水。

另外，“杉”全省几乎读sa或'由于鄂、渝、川、滇的西南官话鼻尾也基本脱落,它不具有唯一 

性,从略。

二、弱化脱落的类型特征

（二）自主脱落的类型

赤水、习水、仁怀、金沙分别与四川的叙永、古蔺、合江和云南的威信、镇雄相连。黔丿"滇交界的 

地带被分别划入成渝片、岷 ⑷， 山咸摄阳声韵字鼻韵尾、主元音鼻化的 特

点。从甄尚灵等列举的四川方言材料来看，叙永、古蔺、合江山咸摄阳声韵字的韵母为V、i2、u/、 

ys③[14]。从吴积才等列举的云南方言材料看，威信的安V、烟V、端u/、远ys,镇雄的胆V、间V、短 

ua、元ys$ [15]66 - 67 +

元音和前鼻韵尾是弱化脱落的主要原因。首先，低元音比高元音更易产生鼻化。在鼻辅音 

前面的低元音中,由于鼻音耦合开始得早,使得鼻 长较短;而在高元音中，由于鼻音耦合

开始得晚，因而鼻辅音本身时长较长-16] + 元音与韵尾鼻音组合,动程宽，时长长,这就使鼻音能 

充分地作用于韵腹元音,让它带上鼻音的音色，成为鼻化元音+其次,汉语的韵尾鼻音与声母鼻音 

以及其他语言中的鼻音不同，不是一个完整的鼻音,往往有成阻而无持阻、除阻阶段,易按照发音部 

位从前往后的方向弱化、脱落。王志洁用口鼻分音器测得汉语普通话％作韵尾的鼻能量均值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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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由于天 邻湖南，酸汤苗人话的咸山摄 字鼻韵尾大部分不脱落,仅个别字脱落，如黏偏。见李华斌《天柱酸汤话江东方言

》，《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8年第6期，第35 -45页。

② 喇叭话的部分山摄舒声字读后鼻韵尾，如“根贫”的韵母为$%“棍粉劝文问纹”为u$%“鞭棉面天”为j。少数咸摄字读后鼻韵 

尾，如“任”为u$%“添甜念盐腌减”为V。

③ 与它们相连的兴文、筠连、南溪、庆符为y、i2、uO、y2,见陈绍龄等《四川方言音系》（《四川大学学报）1960年第3期）。

④ 离金沙稍远的盐津、 、良,鼻尾都不脱落。从《云南省志• ）（67页）的材料看，彝良主元音鼻化,而盐津、水富不鼻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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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81%,y作韵尾的鼻能量均值是80.51%,韵尾％的能量比n高，韵尾n比％的弱化程度要大一 

些[17] + Betzman测得汉语普通话n尾与前面元音的时长比值是0. 88,%尾与前面元音的时长比值 

是1-73,%尾所占的时长明显大于n尾[18]+弱化程度越高，时长越短，鼻韵尾越易脱落，因而n尾 

%尾 。黔、川、滇 的语言地带，低元 的+ 遍，而% ，呈

零星分布。由此可看出JI滇黔交界的语言地带，鼻韵尾脱落局限在山咸摄，个别点延伸至宕江摄， 

如赤水白云乡的“帮棒放盲”韵母为V，“讲良两香”为id，“光床网双”为uf[9]，还未扩展到臻（侵）、 

梗、曾摄的阳声韵字上，处在鼻韵尾 的前期+

这一类型的特征与语言接触无关。一种语言沾染另一语言的特征，一般是强势语言对弱势语 

言“侵入”造成的。黔川滇的交界地，汉族占人口的绝大多数,伤佬、 在少数民族人口中最多。

黔北的道真、务川是伤佬族的发祥地，但黔北的伤佬语现已是濒危语言，遵义、仁怀、金沙等县只有 

个别老人会说伤佬语，从整个伤佬族使用语言的情况来看， 已 为伤佬族的全民共同语和

主要的交际工具， 反而成为一小部分掌握的 [19]1。伤佬语四大 an，如

安顺 寨（ 严®14、大方红 （阿欧 ）-20〕、关岭麻洼（哈 ）-21.、 打 寨

（张济民:多罗 ）-22.，当地 说 不会丢失-+①+因， 非造 省 语

地带鼻尾 的原因。 、习、仁怀的 人 ，彝族人 多的是金沙。金沙 [族

32614人，分 在石场、 、菁门口、马路、安洛、新化等 [23]437 +金沙 部方言

语， 仅有元 ，无鼻、塞 尾。 的人说 ，不丢失鼻尾，而是把

后鼻读成前鼻，如黄牛xuan21niou21、波浪po55lan13、上坡san13po55 [24]743 +由此可推测,彝语非导致三 

省 地带鼻尾脱落的原因。

总之，黔川滇交界的语言地带，山咸摄阳声韵字鼻韵尾的脱落缺乏外在推力，它是汉语自身音 

变造成的,具有自主脱落的类型特征。见表% +

表6黔川滇交界地的人口分布"

赤水 习 仁怀 金沙 永 古蔺 江 威信 雄

总人口（万） 25.86 71.75 48.3 88.76 73.1 87.31 90.39 42.28 152.66

() 25.46 70.6 46.87 45.27 69.18 84.61 90.05 37.83 121.91

率％ 98.45 98.4 97 51 94.6 96.9 99.6 89.5 91.8

（二）半自主脱落的类型

黔南方言与贵州境内的其他方言差别较大，通话相对困难[3],涂光禄认为 贵州川黔方

言黔中南片、南 和 北部桂 带有典型 性质的区域[25]+这 区域

显著特征之一是山咸摄阳声韵字的鼻韵尾脱落。弱化脱落的原因与汉语的自身音变、语言的接触 

演变等有关。低元音和前鼻音是鼻韵尾弱化脱落的动力，汉语具备脱落的内在条件，理由见上。这 

一语言地带是多民族杂居地，以苗、侗、布依、水为主的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大多数（福泉、余庆除 

外），远超过了汉族,多语言的长期接触是汉语鼻尾脱落的外在条件。在汉语的接触性 中，苗

① 占升平《伤佬语方言比较研究》（民族出版社2012年，第32页）认为哈 的前鼻韵尾只出现在汉语借词中，不出现在固有词

中。关岭麻洼 （哈 ）的固 带前鼻韵尾，如匹pan42、 Z$n31，见 锦芳等《关岭麻洼 记录研究》。

② 人口数参 《 地 》，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第1页；习水人口数参 《习 县志》， 出版社2012年，第136
页； 人 数参 《 县》，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67页;金沙人口数参 《金沙县志》，方志出版社1997年，第

125页;其他县市参阅 地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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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的作用最大。全国苗族人口最多的在贵州，贵州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是苗族，苗族遍布黔中、东、 

南部。在这一语言地带中，苗族的分布是全 的，侗、布依、水的分布是局部的。黔东南州的东部

县市（镇远、岑巩除外），侗、苗族的人口占大多数①;黔东南州的西部县市，苗族的人口占绝大多数; 

黔南州（福泉除外）的布依②、苗、水族占人口大多数。其次,苗族充分地保护了语言资源，约90% 

的苗族都以自己的母语为日常生活中的主要用M[23]23，在苗语人口较多的黔东南州的西部县市，不 

同族群相互交流,一般选用苗语，如黄平县黄飘乡哈龙村说革家语，因紧邻苗寨蒙加村,多数人会说 

苗语。最重要的是,这一语言地带中的苗语分属黔东方言北部、“丿11滇黔贵阳、惠、罗泊河次 

方言,,-2句732-322，这些次方言及土语，韵母有en、ay而无an，如凯里养蒿、老君，福泉野鸡坡，贵阳青 

岩、高坡等，它们有与汉语略微不同、且能促使 的语言特征。

汉族大规模进入这一地区晚于苗、侗、布依、水等族。当地苗、侗、布依、水称汉族为客家，汉语 

为客话+在建省以前的元代，贵州的地域分属四川行省、湖广行省 。“湖广音”由东向西渗透,

“ ”由 张+ 南 遍存在鼻尾的现象[27]249 - 287 : “湖 ”

的鼻韵尾应无脱落。“湖广音”先进入黔东南州的侗苗杂居、侗族略占多数的东部地区，然后进入 

黄平、施秉、台江、凯里、麻江、丹寨等苗族占绝对多数的黔东南州的西部地区，接着向西、南进入布 

依、苗、③为主的黔南地区。“湖”在与侗、苗、依、的 接触中，产 与 类似

的特征一山咸摄的鼻韵尾脱落;在都匀（城郊计、丹寨（城关）、麻江（宣威）、三都（中营巷）、荔 

波（东门）等地出现了与侗语、苗语、布依语、水语类似的G化辅音pj^phj^mj^y^thj^njjj-281；局部地 

区甚至声调受到影响，如独山县黄后乡多乐村的汉语方言阴平有55和35两个调,55是本调,35是 

从布依语中借入的[29] +

总之，黔南片及周围地区的汉语方言鼻韵尾的脱落,既有汉语音变的内在要求,又有民族语言 

接触演变的外在推动，因而它的语言类型特征是半自主的。见表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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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黔南片及周围地区第四次人口普查苗族人口数[23]20-21

凯 黄平 台江 寨 山 惠 施秉

人口数 240078 160898 134907 105808 104468 77967 60990

占总人数％ 62.85 53.95 95.54 75.16 82.89 21.65 46.78
都匀 麻江 花溪 三都 福泉 长顺 贵定

人数 58267 57401 51563 38508 37143 37094 34912

占总人数％ 13.96 30.71 16.95 14.61 14.36 17.74 13.91

龙里 罗甸 平塘 独山 荔波 余庆

人数 34820 30773 19849 7539 6413 3887

总人数％ 19.42 11.17 7.73 2.61 4.45 1.58

① 这些地区1990年侗、苗族占总人口的百分比分别是榕江34. 6/26. 57黎平60/13. 5天柱67. 1/30. 9锦屏42. 2/24.1从江40 5/
41剑 28.2/51.3三穗41.2/18.7 21.9/7.4岑巩22.3/5.9+黄平、施秉、台江侗、 总人口的百分比分别是 0.23/
52.9施 1.9/45.3台江0.8/95.54,这三县 人 超侗族+上述数字来源 南 治州的各县市地 +

② 这些县市的布依族人口占该县市总人口的百分比是 38. 65独山54. 8平塘46. 44 15. 9罗甸56荔波59.62龙里18. 34
惠水35.74长顺33.9贵定33.68福泉7. 5麻江17.1 +数字来源于《 》，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35页；《

治县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94页；《福泉 》， 出 社2014,第51 -52页；《 山县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第 

141页;《 塘县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第126页；《罗甸县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第80页；《荔 县志》， 出 社

1997,第162页;《贵定县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第904页;《龙 县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第77页；《惠 县志》，贵州人 

民出版社1989,第71页;《长顺县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第593页;《麻江县志》，中州古籍出版社2009,第72页+

③ 全国63%的 在 ，三都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96.7%，其中 总人口的6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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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母语特征负迁移的类型

多语言的长期接触会使某一语言特征由源语（source languaga ）迁移到受语（ecip/nt lan- 

guaga ）。美国密歇根大学托马森的"转用引发的干扰"（shift induced inteWeence ）理论认为由于语 

言社团对目标语的“不完善学习”，语言习得者会将母语特征带入目标语中。其中比较重要的二语 

习得策略是“填补空缺”,即说话人在缺少有关目标语的足够知识的时候或者在目标语缺少特定特 

征的时候,将母语（或第一语言）的相关特征带入目标语中，以填补上述的两种空缺。长期使用母 

语的苗族,在学习汉语的过程中，有时会将母语的特征迁移到目标语中。如台江的苗族学习汉语, 

就把苗语无- on的特征迁移到目标语中，以至目标语具有苗语的特征。

喇叭苗人转用汉语，部分山摄字和绝大多数咸摄字的鼻韵尾脱落、主元音鼻化，这是母语负迁 

移造成的，与台江苗族二语习得类似+据晴隆、普安等地方志和族谱记载，明洪武年间，喇叭人的祖 

先从湖南保靖、武溪、涪城、城步一带辗转征战而来。湘西苗语代表方言点湖南花垣县吉卫乡腊乙 

坪话网10、黔东苗语的台江话[31]J（I滇黔苗语的贵定仰望话[32]1-17和惠水摆榜话[33]67 -77韵母有en、 

a%、oo无an,且腊乙坪、台江话en、a%、oo的实际读音为/、/、V。喇叭苗人由于母语缺乏an,转用汉 

语就把an的鼻韵尾丢失,a鼻化。这一语言类型在熟苗话中较普遍,如湖南城步青衣苗人话的白 

话中，咸山宕江四摄字都无鼻韵尾[34]221 +

三、结论

贵州是多民族的杂居地，多语言长期接触，彼此融合，特别在汉族占人口少数的地区中，当地汉 

语方言沾染了少数民族语言的印记，具有苗瑶、侗台等语言的特征，一些少数民族词汇如嘎（肉，苗 

族）、“毕节”（彝族）-35.进入到日常口语中。贵州三大方言之一黔南方言及周围地区的咸山摄阳声 

韵字，在汉语自身音变和民语接触演变的共同作用下，鼻尾弱化脱落。苗族转用或学习汉语，将母 

语的特征迁移到目标语中，以至咸山摄字的鼻尾脱落。黔川滇交界的地区，汉族占人口的多数，它 

的部分方言点鼻尾自主脱落。凭借鼻尾脱落的地理分布和类型特征,可推测贵州汉语方言形成时 

期的状态+在建省以前的元代，贵州的地域分属四川行省、湖广行省管辖，“湖广音”由东向西渗 

透,“川音”由西向东扩张。“湖广音”先进入黔东南州的侗苗混杂的东部地区，再进入与黔东南州 

的以苗族为主的西部地区;然后在西南的扩张中，进入布依、苗、水族为主的黔南地区。在黔中、黔 

西南、黔东北等地，“遭遇”川音，由于操“川音”的汉族人口众多，“湖广音”被“川音”推平①,仅在语 

言底层中，残存着脱落鼻尾的个别字，如“黏”。而黔东南州的黎平、天柱、锦屏、从江、剑河、三穗、 

镇远、岑巩等地与湘西南毗邻，不断受湘西南汉语方言的影响，弱化的鼻尾又增强，离湘西南较远的 

黔南及周围地区还保持着“湖广音”入黔时的状态，成了 一个“方言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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